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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金門歷史、石蚵、傳統產業、文化資產。
金門石蚵養殖自明朝開始，至今已經有四百多年歷史，一直是金門最具人文特色的傳統產業之一。目前從大金門自金城南門海以迄湖下、古寧頭、后沙、瓊林、劉澳、浦邊、洋山、西園和小金門雙口、上岐等海域灘塗蚵株林立密佈，形成「以海為田」特殊海岸景觀；隨著時代社會及自然環境的變遷，傳統石蚵經營、保存都面臨到種種的考驗，甚至會因式微而逐漸消失。
金門縣政府正計畫將石蚵產業文化朝向納入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範圍，建構更完整的歷史文化紀錄，努力讓地方特色產業得以永續發展經營。因此先期進行石蚵產業養殖方面的歷史調查研究，蒐集與石蚵相關的歷史文獻、民間文書、史蹟文物等資料，作為將來參考運用的基礎資料。
第一章 緒論

壹、研究緣起與背景
一、研究緣起

金門的石蚵養殖歷史悠久，明代期間泉州官方課牡蠣稅，金門的牡蠣養殖也變為世代相傳的產業，每個村落居民都擁有自己的蚵田，外人不得擅入採收，買賣與讓渡皆簽有契據。長期以來，石蚵採集一直是金門最具經濟特色的產業，大金門自金城南門海以迄湖下、古寧頭、后沙、瓊林、劉澳、浦邊、洋山、西園和小金門雙口、上岐等海域灘塗蚵株林立密佈，形成「以海為田」特殊海岸景觀；但是近年來隨著社會環境的急遽變遷，千頃石蚵林卻面臨勞力不繼難題。金門縣政府正計畫朝向納入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範圍，建構更完整的歷史文化紀錄，努力讓地方特色產業得以永續發展經營。
雖然金門的石蚵產業符合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標準，代表人類創造性天才的傑作，卻往往面臨著這項人與環境互動關係密切、具世界級的特殊文化內涵，可能因環境變遷和人為疏忽管理，而從地表中消失。同時意謂著傳統石蚵產業固然提供濱海聚落穩定的經濟力，也會因勞動人口漸漸老化而式微，如未獲生力軍即時挹注及發揮產業的文化價值，早晚都會走入歷史塵封的命運。
經由公部門透過「申遺」介入方式，搭配進行中的傳統聚落紅磚文化、戰地史蹟文化等申遺作業，可讓金門申遺的內涵更加豐富多元化，使這項具有歷史、文化底蘊的地方特殊產業獲得適時的重視與保存。
因此本案先期委託進行石蚵產業養殖方面的歷史調查研究，作為將來參考運用的基礎資料。
二、研究背景的分析

1.金門地區養殖石蚵的歷史發展與演變。
2.蒐集相關的文獻資料。
3.調查研究目前可供參考的歷史文物。
貳、研究步驟與方法

一、工作原則
本案結合文獻資料蒐集研究、實地採訪調查等雙方面同時進行。

二、調查方法
1.調查範圍
金門在民國四年建縣以前，一直屬於泉州同安的轄區，相關的石蚵產業養殖歷史，直接記載描述的文獻資料稀少。本案擬從計畫的項目進行調查，訪談地方耆老或從業人員的親身經歷，整理目前金門保留的族譜、蚵田契、碑誌等資料，勾勒出金門養殖石蚵的歷史概況。為探求歷史的根源及影響，將研究調查的範圍，擴大到與金門息息相關的閩南廈門、漳州、泉州等地區，選擇重要的参考價值，連結討論並作比較，以期研究計畫的周延完整性。
2.工作內容
A.蒐集石蚵養殖歷史的相關資料 。
B.聚落文史的田調工作。
C.閩南漳州、廈門、泉州等地區石蚵歷史的連結與研究。
參、研究成果
一、確立金門石蚵養殖的歷史。
二、蒐集匯編可供參考的文獻、文物資料。
三、作為推廣金門石蚵產業文化的參考，以及出版相關人文資源保存書籍的預備。
四、結合本案的調查，可以開發石蚵產業、石蚵文化創意產業的升值潛力，並且可以將此項調查研究成果，列為金門石蚵文化館展示研習的課程項目，帶動地方休閒漁業觀光文化風潮。
第二章 牡蠣養殖的探討
牡蠣為世界性第一大養殖貝類，種類繁多，目前發現的有100餘種。分布範圍廣泛，除了寒帶的某些海區以外，在熱帶、亞熱帶、溫帶和亞寒帶均有分布，分布在中國南北沿海的約有20種左右，其中最有經濟價值的品種有褶牡蠣（Ostrea picatula）、近江牡蠣（Ostrea rivularis Gould）、長牡蠣（Ostrea gigas Thunberg）以及近年來由日本引進的太平洋牡蠣（Crassostrea gigas）等數種。
全世界的海岸國家都非常重視牡蠣的養殖，中國、美國、日本、法國、韓國、墨西哥、澳洲、紐西蘭等都是世界養殖牡蠣最發達的國家。中國將牡蠣、縊蟶、泥蚶、蛤仔等列為四大養殖貝類，牡蠣養殖列為水產養殖的首位，至今有2000年的歷史，是傳統的水產養殖品種，養殖區域以廣東、廣西、福建、浙江和台灣等地最發達。

表2-1中國牡蠣養殖產量、面積分布一覽表
	類別
	總產量3625548（噸）
	總面積111658（公頃）

	遼寧
	233448
	8136

	山東
	576727
	9166

	江蘇
	2229
	387

	浙江
	124039
	5601

	福建
	1633975
	46616

	廣東
	589882
	20883

	廣西
	456446
	20202

	海南
	8802
	667


資料來源：王如才等編著《牡蠣養殖技術》，金盾出版社，2004年3月。
牡蠣的肉質鮮嫩潔白，味道甜美可口，在國外素有海中牛奶的稱呼，根據分析，蠣肉中含有極豐富的蛋白質、脂肪和肝糖等，並具有養血、補血、滋陰等功效，長期食用可以使皮膚光澤潤滑，延緩衰老，達到豐肌美顏的作用。
古人對牡蠣的利用功能，從食用、藥用、建築等多方面講述，明代名醫李時珍著的《本草綱目》把牡蠣列為養生上品，強調其功效說：
牡蠣鹹以軟堅，化痰，消瘰癧，為腎肝血瘢疝濇，治遺精帶崩，止嗽斂汗，固大小腸，微實以清熱補水，治虛勞煩熱，温瘧赤痢，利濕止渴，為肝腎血分之藥。
《本草備要》則稱：
鹹以軟堅化痰，消瘰癧結核，老血疝瘕。澀以收脫，治遺精崩帶，止嗽斂汗，固大小腸。

金門地區採收的牡蠣，除了到各村落販賣或自食外，盛產時蚵民將牡蠣煮熟曬乾保存，往昔蚵民建大灶，用大鼎煮「蚵仁」，把生蚵加鹽，下鍋燜煮須「九滾」，即用漏勺翻攪沸騰達九次的工序，加工品都是銷售到內地，能保存較長久，大陸船隻也常來金門收購轉售。牡蠣肉除了鮮食外，還可以加工成罐頭實品，經過濃縮提煉製成蠔油，為美食的調味聖品。
牡蠣殼燒灰也是上等的灰料，有別於山礦開採的石灰，蠣殼的利用及加工直接提高其經濟價值，增加對牡蠣養殖的重視與需求，明朝李調元著《然犀志》說：
牡蠣，附石而生，不能行游，礧磈連屬如房，又名蠔山。初生海畔如拳石，四面有大至一二丈者，每房之內各生蠔肉一塊，潮來諸房俱開，有小蟲入，則閉房以充腹，肉味甚美，殼可砌牆，亦可燒灰塗壁，覆其殼，左顧者謂之牡蠣。

人工養殖的牡蠣受到水溫、餌料、水質、水流、風浪、養殖面積、養殖密度、筏距、排距、養成時間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對生長環境的地形、底質、鹽度等也有一定程度的要求，並不是靠海地區皆能養殖牡蠣。一般養殖密度大，個體生長較慢，產量較高，養殖密度小，個體生長較快，產量較低。牡蠣具有左右兩個貝殼，以韌帶和閉殼肌相連；左右兩殼不相等，右殼較扁平，又稱上殼，左殼凸而大，又稱下殼，並以左殼固著生長。由於其營固著生活的結果，貝殼的形態多種多樣。即使同樣一種牡蠣，其貝殼的形態也常因棲身環境的影響而發生一些變化。

牡蠣收獲時間，依養殖環境條件和養殖方法而異。一般掌握牡蠣產卵前，即春分至清明收成，方法隨種類、養殖類型和地區習性而不同。

牡蠣因地域差異而有不同的稱法，在福建、台灣俗稱為蚵，插竹養殖者稱為竹蚵，垂下養殖者稱為吊蚵，投石養殖者稱為石蚵
，金門對石蚵又有石頭蚵、企蚵等名稱；廣東稱蠔，浙江稱蠣黃，山東以北地區都稱為海蠣子。

金門貝類養殖主要有牡蠣、血蚶、文蛤、九孔等四種，牡蠣的養殖居首位。金門地區傳統牡蠣的養殖方式為石條式養殖，通稱石蚵，具有四百餘年的歷史，70年代為了爭取提高牡蠣產量的開發途徑，陸續增加其他養殖方式，目前主要有四種養殖的方式分述如下：
（一）石條式牡蠣養殖：即傳統的石蚵養殖，以金寧鄉的南山、北山二村養殖面積最廣，其他主要分佈在西園、官澳、洋山、瓊林、安美、湖浦、上林、黃埔、雙口等處潮間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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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 石條式牡蠣養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二）插篊式牡蠣養殖：1976年金門水試所由台灣引進，是以剌竹、麻竹頭插植在潮間帶的海灘上，牡蠣自行附苗成長。由於耗損材料過大，後來改為塑膠支管。1978推廣插篊式牡蠣養殖十萬支，輔導金山鄉南山、北山、金沙鎮西園、埔山、烈嶼鄉上林、西口等六村，蚵民100戶。由於材料耗損量大，後來改為塑膠支管，主要養殖在金城南門、湖下、嚨口、瓊林、浦邊、呂厝、西園、上林、西口等地方。1979年輔導洋山、安美、瓊林、上林、黃厝等村蚵民68戶，從事塑膠蚵枝養殖17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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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 插篊式牡蠣養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三）平掛式牡蠣養殖：1988年金門水試所為節省人力耗費及養殖空間，採用樹木、尼龍繩等平掛式牡蠣養殖，每公頃可掛養11000串，主要養殖在湖埔、安歧、嚨口、瓊林、洋山、呂厝、劉澳、上林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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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3 平掛式牡蠣養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四）深水垂下式牡蠣：1997年金門區漁會開始推廣，牡蠣為垂直排列養殖、養殖地點有復國墩、峰上、料羅、新湖漁港、水頭、烈嶼東崗等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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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4 收成的深水垂下式牡蠣。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表2-2 金門牡蠣養殖面積分布一覽表

	區域
	古寧頭
地區
	湖下、西南門地區
	烈嶼
地區
	瓊林
地區
	金沙
地區

	總面積
（平方公尺）
	424,803.188
	542,897.04（西南門約30.7公頃）
	119,906
	144,494.6
	885,990

	筆數
	9,164
	1,808
	700
	1,391
	8,502

	金門蚵架總面積：2,118,090平方公尺，總筆數為21,565筆。


資料來源：金門水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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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5 金門牡蠣養殖主要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金門的石條式牡蠣養殖，過程分為倒石、車石、豎石、收蚵（擎蚵）等四項，分述如下：
（一）倒石：在農曆的三月間，將收成的蚵石清洗後倒置於蚵場泥中，藉由海水沖刷和日曬，以增加蚵苗的附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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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6 金門石蚵養殖的過程：倒石。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二）車石：春季氣溫回暖，藻類生長快速茂盛，為蚵苗帶來豐富的營養成份，有利於蚵苗成長。在清明、穀雨時節，將置於蚵場中之蚵石疊成二十塊一壠，以方便採苗。蚵苗期分為立夏苗、秋苗二期，把蚵苗附著於蚵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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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7 金門石蚵養殖的過程：車石。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三）豎石：農曆六、七月，將附苗的蚵石分開插植生長，疏導空間以便潮流暢通，讓幼苗攔阻、吸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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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8 金門石蚵養殖的過程：豎石。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四）收成（擎蚵）：養殖四個月後，大約在農曆九、十月間，即可陸續採收至翌年二至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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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9 金門石蚵養殖的過程：擎蚵。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政府部門為進一步積極推廣金門傳統石條式牡蠣的銷售計畫，每年的三、四月是金寧鄉石蚵的盛產季節，鄉公所利用「一鄉一特產」的地方產業文化特色，透過文化活動包裝與行銷，達到產業經濟活絡的目標。2003年首度辦理以來，吸引各地民眾前往參與，也因媒體的宣傳報導打響金寧石蚵文化節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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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0 金寧石蚵文化節的千人剝蚵場景。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第3章 福建牡蠣養殖歷史淵源
   金門的史前文化早有採食牡蠣的行為，都是從自然生長環境取用的。1968年台灣大學地質系林朝啟教授，來金門作地質探勘調查，在富國墩（原名蠔殼墩，今名復國墩）發現距今6000年至6500年的史前貝塚遺址，採集20種的貝類標本，從大量的牡蠣殼出土現象，證明新石器時代的先民，已經懂得從海洋環境採捕牡蠣，獲取生活上的食物所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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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金門浦邊史前遺址文化層中的牡蠣殼堆積。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福建閩侯曇石山、惠安瑞東鄉、南安大盈寨等地史前遺址，先後發現採集的貝類20種，能分清楚的種屬有蟶、蚶、鮑、文蛤、牡蠣、螺等
。福建史前時代，貝塚文化遺址（貝丘文化遺址）還出土不少牡蠣殼做成的工具，足以證明牡蠣採捕食用與利用的重要性。

福建開發進入歷史時期，採捕牡蠣依然是以自然生長者為主。宋淳熙九年（1182年）宋梁克家修纂《三山志》，福州別稱三山，是福建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地方志之一，其中關於福建採捕牡蠣的概況說：

牡蠣，近海皆有之，附石而生，磈礧相連如房，故亦名蠣房。韓退之詩：「蠔相粘為山」謂此。晉安呼為蠣，莆州地多出。荻蘆、東沙、關嶺一種名黃蠣，生海中，大如酒杯，漁者以繩繫腰，跏趺禁息，入水中取之，聞振繩乃舉。

明初政府實行海禁，至中葉海禁漸弛，明英宗時，因沿海發生饑荒，專門下令；諸州縣，海邊水淺處所產菱藕魚蝦海菜之類，居民取之可以充食。令各處巡檢司、河泊所并巡捕守備官軍，聽民採取接濟，毋得阻遏。福建山多田少，沿海得以解禁，故何喬遠的《閩書》云：

沿海之民，魚蝦贏蛤，多于羹稻，懸島絕嶼以網罟為耕耘。
海域的開放有助於海洋的經營利用發展，明代福建養殖的水產品種，至少有牡蠣、蟶、蛤等類項。明中期，福建牡蠣的採捕，仍見屬自然生長者，明江蘇太倉人王世懋，萬曆年間為福建督學，遍遊閩地後，著《閩部疏》書其見解曰：

蠣房雖介屬，附石乃生，得海潮而活。凡海濱無石，山溪無潮處，皆不生。余過莆迎山寨橋，時潮方落，兒童群下皆就石間剔，取肉去。殼連石不可動，或留之，仍能生，其生半與石俱情在有無之間殆非蛤蚌比也。

明代《閩中海錯疏》亦云：

蠣房一名牡蠣，出海島，麗石而生，其殼礧磈相粘如房，嶺表異錄謂之蠔山。

草蠣（長牡蠣）生海中，大如盆，漁人以繩繫腰入水取之。

明代中晚期，福建的牡蠣養殖已經起步到一定的規模範圍；明代嘉靖本《惠安縣志》、《雲霄縣志》、《漳浦縣志》均有蠔丘和蠔埕的記載，至清代沿海諸縣人民營海須靠養殖牡蠣為生，故《南安縣志》、《福清縣志》等都詳細記載著養殖牡蠣的情況。

在福建沿海貝類養殖中，牡蠣是最普遍，總產量最大的種類。福建靠海有福鼎、福安、霞浦、寧德、羅源、連江、福州、閩侯、長樂、福清、平潭、莆田、仙游、惠安、泉州、晉江、南安、同安、廈門、金門、龍海、漳浦、雲霄、東山、詔安等25個沿海縣市，擁有眾多以海為生的漁民。牡蠣養殖主要集中在福安、霞浦、晉江、漳浦等地，

福建省過去採取的牡蠣種類，主要有褶牡蠣（Ostrea picatula）、近江牡蠣（Ostrea rivularis Gould）、長牡蠣（Ostrea gigas Thunberg）等三種。福建省沿海有25個縣（市、區）養殖牡蠣種類仍以褶牡蠣為主，連江和龍海養殖少數近江牡蠣。1982年引進長牡蠣，試養成功後，在羅源、連江、福清、廈門等地推廣。

牡蠣的苗種生產，對地形、底質、潮流、水深、溫度、鹽度等條件皆有所要求。適合牡蠣的採苗器有石塊、石條、貝殼、竹木、瓦片、陶器、橡膠及水泥等，根據採苗器不同，福建省牡蠣養殖方式主要有插竹養殖、石基養殖、垂下養殖等三種，插竹養殖及石基養殖屬於傳統式的養殖方法，分述如下：

（一）插竹養殖：

中國漢代即有「插竹養蠣」的記載，宋代詩人梅堯臣有〈食蠔詩〉，描述插竹圍養牡蠣的生長經過，吟云：

亦復有細民，并海施竹勞。采綴種其間，沖激恣風濤，鹹滷與日滋，蕃息依江皋
。 
推斷梅氏生長年代為1002年至1060年，插竹圍養牡蠣與石蠣養殖都至少有900多年。福建省插竹養殖分布在閩江口以北，宋代福建省即有插竹養殖牡蠣的記載，明清時期更加廣泛。明代嘉靖年間（1522年至1566年），福建福寧沿海區域採用插竹養殖，適合養殖褶牡蠣。同一時代鄭鴻圖所著的《業蠣考》系統介紹專業的插竹養殖牡蠣方法，受到後世極為推崇的讚譽，《蠣蜅考》中說：

福寧沿海之氓，田少海多，往往籍海為活，故稅有漁米，有箔米，有泥頭米，有深流米，獨竹嶼孤島，無田可耕，無山可墾，順宣以前，漁箔為生，成弘後，箔廢而蠣業興，肇自先民取深水牡蠣之殼布之泥沙，天時和暖，水花孕結，而蠣生殼中，次年取所生殘殼而遍布之利銷番。然蠣產多鮮，巨魚逐群饞食無厭，眾心胥戚，取石塊團圍，稍無害。但石塊不過三五，波浪風傾，害後如前，乃聚議滬扈以竹枝水中搖動魚驚不入。哀我人斯百計經營，幸天不愛道，地不愛寶，竹接生蠣，鄉人鄭姓者遂砍竹三百尺許植之泥中，其年叢生，蠣比前更蕃，因名曰竺，以竹生蠣，僅百餘年。然蠣生有時，春清明，夏小滿，秋中秋重陽，越此不生，插種有地，始苗淺水，以期胎孕，繼移遠地，以冀蕃育，蠔埕亦有肥瘠，得地則肥，失地則瘠，肥瘠又憑天時，冬有東南風，水溫易壯，而北風水冷不肥。……且蠣生水中，鋒芒粗利，取肉甚難，左手五指著五竹管，右手執鐵鉤，勾琢其蜅，盛以竹籃，乘潮去泥條芒，載歸開剝，終日勤劬，破指見血，業此亦良苦矣。
插竹養蠣的場地，大多數是軟泥底質，近岸灘塗，騎木質製「泥馬」收成，離岸邊較近的低潮灘塗乘竹筏收成
。台灣剛開始養殖牡蠣，也是引用福建插竹養蠣法，清《臺海使槎錄》云：
蠔，蠣房也，即以為取之之名，用竹二，長丈餘，各貫鐵於末如剪刀，於海水淺處鉤致蠣房。

（二）石基養殖（石蚵養殖）： 

福建省石蚵養殖分布在閩江口以南，以石塊大小為附著基物，按石塊大小形狀排列，分塊石和條石兩種。福建省石蚵養殖主要分布在閩江口以南，以石塊大小為附著基物，按石塊大小形狀排列，分塊石和條石兩種。

石蚵養殖是淺海灘塗豎石為基質，人工種植牡蠣的技術。條石採苗器，收獲除去上面的雜物，還可以繼續使用。牡蠣是固著型貝類，除幼蟲階段在海中營一段時間的浮游生活外，一經固著後終生不再脫離固著物，一生只限於用右殼作開殼和閉殼活動，以此進行攝食、呼吸、排泄、繁殖和防禦敵害。牡蠣有群聚的習性，自然棲息或人工養殖的牡蠣，都由各個年齡的個體群聚而生。第二年或第三年繁殖的後代，往往以前一代的貝殼作為固著基質營固著生活。因底質的柔軟和自身的重量逐漸陷入泥層，導致牡蠣被浮泥覆蓋死亡，為此要及時將其提起，重新安置在原位附近，防止繼續沉陷。颱風來襲，風浪推倒的蚵石扶正，清除蚵田淤泥雜草，修復毀壞的蚵埕，疏通溝渠排除積水，使潮流保持暢通。

（三）垂下養殖：
    垂下式養殖是福建80年代興起的養殖方法，能立體利用水域，牡蠣在水中攝食時間長、生長快，單位面積產量高。垂下式養殖設備，由筏架和附著器組成，筏架依材料和結構不同，分為延繩式、浮筏式、棚架式等三種。附著器材料一般多用牡蠣貝殼，貝殼中央鑽一個直徑0.5厘米的孔，用尼龍繩每間隔10厘米半串一個附苗器，繩子長度2米，每繩串貝殼10個，附著器垂掛在筏架橫杆或綆繩上，採苗後經過一年養殖收成， 1993年福建省垂下式養蠣110600畝，收蠣肉34931噸，分別占當年養殖牡蠣總面積和總產量的31.9％和47.6％。

根據1984年的統計，福建省的牡蠣養殖面積，占全省海水養殖總面積的36.6％，占全省海水養殖總產量的18.7％，占全國牡蠣養殖面積的49.7％，占全國牡蠣產量的80.5％。養殖地區較為普遍，寧德、莆田、晉江、廈門、龍溪等皆有產。1984年太平洋牡蠣（Crassostrea gigas）移殖試養成功，推廣為垂下式養殖，使牡蠣養殖向淺海發展，擴大養殖區和提高產品質量。

表3-1 福建省1984年淺海灘塗養殖面積及產量的種類組成
	項        目
	面積（畝）
	產量（噸）

	牡        蠣
	206，010
	32，768

	縊        蟶
	114，030
	61，433

	泥        蚶
	9，881
	2，521

	蛤        仔
	34，681
	13，041

	貽        貝
	3，794
	7，560

	扇        貝
	114
	66

	海        帶
	44，012
	43，589

	紫        菜
	69，279
	9，401

	對        蝦
	16，907
	360

	魚        類
	48，433
	630

	灘 塗  管 養
	14，721
	2，776

	合        計
	561，862
	174，282


資料來源：《中國淺海攤塗漁業資源》，第四章增養殖漁業狀況，第111頁
福建省主要牡蠣養殖的歷史文獻，除泉州、廈門、同安地區石蚵養殖與金門有直接關係，另闢專章論述，其餘縣分概述如下：

（一）霞浦縣：插竹養殖法已有五百年歷史，至今還在閩東北地區廣泛應用。《霞浦縣志‧實業志》記載，從明代成化年間，才開始種蠣。霞浦以插竹代替立石，先於浪小水淺的地方插竹發苗，至七八月間，將竹竿移插於東津洋淺水中、牡蠣養殖極為肥美。

《霞浦縣志》中詳細說明：

蠣為南區特產，涵江、沙口、竹嶼、武岐居民，以蠣為業，始於明成化年間（1465年至1487年）淺水苗蠣不一其處，至清乾嘉改良插法，竹江人知青山淺港，浪少水肥，插之以竹易於發苗，至七八月取苗運回，再插之於東虎洋深水之界潮處，疏插以其蜅，有紅水隨潮至，肉始能足。

乾隆版《福清縣志》也有一些牡蠣養殖的記載。

（二）漳浦縣：根據沿海漁課有養殖牡蠣的記錄，明《漳浦縣志》說：

明正德年間（1506年～1520年）漁課出於沿海，有泥泊、有網門、有網位、有滬、有桁、有壕丘、有蟶埕……。

（三）海澄縣：海澄與龍溪現併為龍海縣，新《龍海縣志》說：九龍江口一帶，自明代即有產蠔。根據《海澄縣志》收錄〈明‧邑令劉公惠民泥泊碑〉曰：

三都地逶迤獨盧，漸美倚山，縈一帶水，潮汐泥沙交而為泊，蟶、蜆、螺、蠣諸鮮繁牣其中，居民朝夕採焉，足以自給，號為海田。

歷史上海澄的主要漁村，漁場是牡蠣的地方有浯嶼、島美、嶼仔尾、港口、石美、內溪、后井、白礁、春頭、亞邊、礁角等。

（四）雲宵縣：於明萬曆以前從事牡蠣養殖，《雲宵廳志》曰：

有尚書朱天球記其沿海有泥泊、有網門、有蠔丘、有蟶埕，原具有課。

根據《雲宵縣志》記載；歷史上漳江灣以竹塔為主，養有泥蚶、縊蟶，東山灣以峛嶼鄉為主養殖褶牡蠣，相傳人工養殖始於元明時期，1949年年產量5400噸。

（五）東山縣：《東山縣志》記載錢崗、后林等地海灘有天然牡蠣資源，俗稱「蠔仔」，清同治二年（1863年）錢崗村民出動12艘船到附近淺海投放小石碎瓦做為牡蠣附著基，開始人工養殖，隨後后林、古港等村有人仿效。民國後湖坑、頂上、西崎、下西坑、城垵等村也先後出現人工養蠔，1950－1979年全縣蠔肉年產量都在40噸上下
。 
第4章 泉州地區石蚵養殖歷史
閩南地區包括漳州、廈門、泉州等地方，金門島上主要人口增加的來源，一直都是從閩南沿海移民過來開墾，分別為鄰近的同安、惠安、晉江、南安、泉州、廈門以及詔安、漳浦、海澄等漳、泉沿海各屬縣，定居後陸續形成族群聚落。除了政治軍事的遷徙移民，金門具備有與閩南相同生存的地理環境條件，如交通便利往來、海岸避風處、開發山海之利等因素。
調查金門人口姓氏來源，出自泉州一帶居多，歷史血脈淵源關係深厚，民俗風情大同小異。漳州所屬的漳浦、東山、龍溪、詔安、海澄、雲宵等六縣也都是牡蠣養殖的產地，1949年的養殖面積達萬畝。泉州所屬地區晉江至九龍江口地區石蚵養殖歷史悠久，金門位於晉江、九龍江河出海口，同屬一個水域環境，人民血緣文化相近，宋元時期，大量泉州世族移往金門開發山海之利而定居，金門的石蚵養殖淵源都得從此說起。

表4-1 金門氏族源流調查分析表
	遷徙
源地
	姓氏
	備註

	廈門
	後浦孫氏、賢聚盧氏、珠山薛氏、後浦曾氏、高坑陳氏、烈嶼湖下陳氏、後浦章氏。
	以初遷入地為主

	同安
	余氏、杜氏、汪氏、後浦周氏、洪氏、紀氏、徐氏、小西門戴氏、後浦顏氏、後浦魏氏、瓊林蔡氏、蔡厝蔡氏、埔下蔡氏、烈嶼後宅蔡氏、後浦（及庵前、泗湖、湖尾、金門城、烈嶼西方、青岐）葉氏、烈嶼前埔楊氏、後浦童氏、前水頭黃氏、汶水黃氏、西園黃氏、後浦郭氏、後浦許氏、西浦頭莊氏、烈嶼後宅張氏、庵前張氏。
	

	泉州
	東林林氏、後浦高氏、青嶼張氏、後浦梁氏、安岐錢氏、烈嶼庵頂謝氏、後浦魏氏、復國墩關氏、歐厝歐陽氏、劉澳劉氏、古崗董氏、後浦項氏、後浦馮氏、東店黃氏、後浦黃氏、庵前曾氏、郭氏、古坵陳氏、後浦梁氏。
	

	晉江
	後浦王氏、何氏、宋氏、上林林氏、柯氏、西宅施氏、後浦唐氏、翁氏、沙尾蕭、安岐蔡氏、後浦蔡氏、陳坑陳氏、湖前陳氏、碧山陳氏、烈嶼庵下莊氏。
	

	惠安
	金門城艾氏、汪氏、馬氏、後浦劉氏、後浦楊氏、後浦盛氏、西園連氏、後浦許氏、後浦莊氏、後浦及沙美張氏。
	

	安溪
	白氏、姜氏
	

	南安
	呂氏、周氏、侯氏、姚氏、洪氏、後浦盧氏、後浦蘇氏、後浦鄭氏、西園黃氏、後浦傅氏、舊金城陳氏、後浦陳氏、後浦許氏。
	

	漳州
	後浦李氏、林厝魏氏、溪邊鄭氏、沙美葉氏、斗門陳氏。
	

	長泰
	後浦林氏。
	

	漳浦
	金門城藍、烈嶼西方蔡氏、浦邊趙氏。
	

	詔安
	沈氏、內洋鄭氏、山竈許氏。
	

	莆田
	烈嶼方氏、後浦石氏、後壟林氏、後浦。
	

	仙遊
	料羅謝氏。
	

	福州
	後浦范氏、金門城倪氏、吳坑鄭氏、官澳楊氏。
	

	永春
	卓氏、小徑顏氏、埕下莊氏。
	

	海澄
	阮氏。
	

	閩縣
	後垵林氏。
	


資料來源：本資料整理自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金門縣志》，金門縣政府發行，1999年出版。
金門舊屬泉州府同安縣所轄管，1915年才開始成立縣治，泉州市轄一區八縣，包括鯉城區、惠安、晉江、南安、德化、永春、安溪、同安、金門等。圍頭角以內，金門島以北一帶晉江沿海較淺海域，退潮時可出現二里多的灘塗，不僅是內海捕撈海域範圍，還是歷史上閩南重要的石蚵養殖生長區域。

位居福建東南沿海的泉州，水深10至60公尺的海域面積3180平方公尺，淺海灘塗面積達120萬畝，海岸線長421千米，擁有湄洲灣、大港灣、泉州灣、深滬灣、圍頭灣等，沿海共有2075個大小島嶼，其中最大面積的島嶼就是金門島，著名的還有大嶝、小嶝、大擔、二擔、大墜、小墜、大竹、小竹、惠嶼等，由於水溫適中，水質良好，適合撈捕及灘塗養殖，向來水產資源豐富，開發歷史悠久。
泉州淺海灘地，都有種殖牡蠣，牡蠣養殖是在淺海中插立石條，讓蠣房粘著，冬天採收以後，必須把石上的殘餘蠣殻鑿掉，並把石沉入海底，以防止石虫劫的寄生。端午節後重新扶起，插立如故。據《閩南僑鄉風情錄》說明：

海蚵有鹹水及半鹹水之分，以圍頭灣內至東石一帶，均以二、三尺長石條植于海灘中，使其隨潮附著，然後按時翻轉刷刮，便能逐潮長大，至初冬即可削剝應市，此為鹹水蚵，肉嫩味鮮。洛陽江中及晉江北岸蟳埔之蚵，因江流較急，形成蚵砧較老，此為半鹹水蚵，蚵肉教海蚵為老。東石蚵仔煎為有名風味小吃，即因海蚵美味之故，除鮮吃而外，至農曆二月間，海蚵極肥，多製成蚵乾，銷往各地。

至少到北宋，泉州一帶出現有鑿石養殖牡蠣的做法，由野生的採集到半人工的養殖。宋代泉州府同安縣人蘇頌（1020年－1101年），為北宋著名的天文學家，他曾為文云：

南海閩中龍多，皆附石而生，磈磊相連如房，呼為蠣房，初生只如拳石，四面漸長至一二文者，嶄岩如山，俗呼蠔山。
沿海居民當初是觀察到牡蠣附石而生的習性，進而演變到石蚵的養殖。宋代閩南橋樑興建科技發達，泉州洛陽橋是利用繁殖牡蠣牢固地膠合凝結橋基及橋墩的典例，稱為「種蠣固基法」即如《福建通志》所說的：「以蠣房散置石基，益膠固焉」。洛陽橋又稱萬安橋，連接泉州洛江區橋南村與惠安縣洛陽鎮交界的洛陽江海口處，長360丈，寬1.5丈，是中國第一座海港樑式花崗岩石橋，也是引用牡蠣固基的生物工程技術先河，整座洛陽橋的完工，必須歸功於蔡襄（1012年－1067年）他是福建仙遊人，後來遷徙至莆田，曾經二次到泉州任官，持續主持洛陽橋的興建，於嘉祐四年（1059年）峻工，蔡襄親撰〈萬安橋記〉並刻於石碑。《宋史》卷三二○〈蔡襄列傳〉說：

（蔡襄）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為樑，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于礎以為固，至今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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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紀念蔡襄興建建洛陽橋功勞的石雕像。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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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 洛陽橋利用種蠣固基法。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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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 洛陽江海口處的石蚵養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泉州府志》記載說：

萬安橋在三十八都洛陽江，宋蔡忠惠公襄造，長三百六十餘丈，廣一丈五尺，左右翼以扶欄，為南北中三亭，自為記手書勒石，橋下令居民種蠣固基之。

種蠣固基的作法起到保護橋樑，此時民間百姓也應知道鑿石養蠣方法，使得官方下達禁止在萬安橋採蠣的法令，宋人方勺《泊宅編》卷二說：

十八年，（萬安）橋乃成，即多取蠣房，散置石基，益膠固焉。元豐初王祖道知（泉）州，奏立法，輒取蠣房者徙二年。

但是年久法令鬆弛，王慎中的〈泉州府修萬安橋記〉言：

蓋蠣附址石，則塗泥聚而石得相膠蟠以固，故忠惠公于橋之南北，表石為台，以識其界，禁敢取蠣界內者。歲久禁弛，則界內有竊者所剝，人莫不慮此。

牡蠣殼直接用在建築上史上有書，唐代廣州司馬劉恂曾在《嶺表異錄》說：

盧亭者，盧循背據廣州，既敗，餘黨奔入海島野居，惟食蠔蠣，壘殼為牆壁。

泉州靠海的蟳埔地區，居民多取牡蠣殼築牆成屋，至今保留大量的「蚵殼厝」是閩南的特殊文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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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4 泉州蟳埔的蚵殻厝。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蚵殻燒成的石灰古稱蜃灰，有別於山採的石灰，泉州地區的燒製技術可以上推至晉代，興盛於唐代，到宋元以後生產規模日益發達，技術不斷進步成熟；明清時期粵閩地區普遍燒蠣殼為灰，明人李時珍著《本草綱目》說：

南海人以其蠣房砌牆、燒灰、粉壁。 

明王世懋著《閩部疏》記錄：

瀕海諸郡，以鱟皮代杓，歲省銅千餘斤，以蠣房代灰，真石灰乃以配蔞葉檳榔啖，珍若食品。

明朝陳懋仁的《泉南雜志》上提到說﹕

牡蠣，麗石而生，肉各為房，剖房取肉，故曰蠣房，泉無石灰，燒蠣為之，堅白細膩，經久不脫。

成書於明崇禎年間《天工開物》記載採取蠣殼的方式及燒灰過程說：

蠣灰，凡海濱石山傍水處，鹹浪積壓，生出蠣房，閩中曰蠔房。經年久者，長成數丈，闊則數畝，崎嶇如石假山形象。蛤之類壓入岩中，久則消化作肉團，名曰蠣房，味極珍美。凡燔蠣灰者，執椎與鑿，濡足取來，疊煤架火燔成，與前石灰共法。黏砌城牆、橋樑，調和桐油造舟，功皆相同。有誤以蜆灰者，不格物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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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5 《天工開物》鑿取蠣房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泉州自宋代興石基養蠣之後，到明代有較大發展，養殖技術也有很大改進，條石增長至1.2米以上，中潮區上部採苗，低潮區養成。採用疏苗措施，即條石上附苗過密去掉一部分蠣苗，密度適中，對於淤泥沉積過多的埕地，去泥加沙，並疏通港道，蠣埕潮水暢通，加強管理防除敵害。民國以來，傳統的養殖方式以條石、塊石為附著基質，有株式、橋式和散式等，自然海區附著，平均畝產一般150－250公斤，養殖潮間區中上部的泥質灘塗。1990年全市共養牡蠣47961畝，占海水養殖總面積47.6％，產蠣肉11801噸，占海水養殖產量44.8％，平均每畝產246公斤
。 
泉州所轄的各縣市，關於牡蠣養殖的歷史文獻，同安、廈門、金門等有專章調查研究，主要概述如下：

（一）惠安縣：海產養殖的歷史非常悠久，是福建省漁業發展最早之一，五代時期沿海便設有漁課。惠安在明代嘉靖以前即開始養殖牡蠣，惠安在明代嘉靖以前就開始養殖牡蠣， 

清末民初大量惠安籍人民遷居金門謀生，選擇靠海的地方落腳，婦女採種石蚵以吃苦耐勞著名，清《金門志》稱：
後浦之南，有聚而居者，先自惠安移來。婦女皆赤腳﹔每乘潮退，入海打蠣房、撈蝦蛤，多力習苦。
（二）晉江市：晉江與金門地理位置相近，蠔漁業漁場在洛陽江蠔場，在洛陽橋南，有潯浦村場，在潯浦村東，面積長三、四浬，寬一浬。晉江縣養殖品種多為褶牡蠣，分布於金井、英林、東石等鄉鎮24個自然村的灘塗。1949年以前，養殖面積9000多畝，蠔株塊體短小，株距行距偏闊，單位面積產量很低。1971年養殖面積4075畝，總產量1450噸，1981年7854畝，1988年7100畝，產量達1530噸。

《晉江市志》中記錄對石蚵的養殖方法調查，與金門地區相同，可作為參考研究：

立夏採苗最適合，蠔卵批量大，附苗的死亡率低，要合理疏苗，使每平方厘米有一個苗，要適時移株，在移中潮區採苗後，至農曆八月移入低潮區，延長淹沒時間，可增加攝食機會，加強管理，防止倒株，避免蠔株苗窒息死亡和驅除敵害。年底開始收獲，正、二月為豐滿，故曰肥蠔肥韮菜、肥蠔無過二月半
。 
（三）石獅市：《石獅市志》記載說石獅沿海礁石均產天然牡蠣，為漁民季節性副業，蓮埭、蚶江、石湖等地區群眾，採用石株式或拋石的養殖方式，1955年蓮塘區（轄今石獅沿海）生產牡蠣1250株，產量11噸。1992年養棚架式吊養，受工業廢水影響，1997年底僅有古浮養殖2公頃。

（四）南安縣：南安是故百粵地，梁天監中始置南安郡，統興、泉、漳即今邑治。清康熙《南安縣志》有一些關於牡蠣養殖的記載說：

牡蠣俗呼曰蠔，麗石而生，鑿下更生肉，名為房，剖房取肉，故曰蠣房。

南安土田磽瘠，物產匱乏絲絮稻黍之屬，繇來取給於他方，惟海濱魚蝦蠣蛤稍稍稱饒。

《南安續志》補充說明：

牡蠣俗名曰蠔，生安海東石者最佳。
第5章 同安與廈門的石蚵歷史調查
金門、廈門、同安等三地關係密切，地理位置緊鄰相連，雖然行政區域屢有重疊變遷，一直是共同經營海域漁業現象，歷史人文脈絡發展相同。同安縣曾轄九龍江口的金門、廈門二大島，許多地方史籍資料都記載在同安縣的範疇內。清《金門志》曰：

金門屬同安一撮土，四面環海，與鷺江唇齒相依。

宋代同安縣分為三鄉，統三十三里。金門宗族聚落規模的形成始於宋代，北宋改屬同安縣，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島上居民開始繳納戶鈔。神宗熙寧年間（1068年－1077年）在金門設立都圖，有統治管理的組織架構，共設四都，轄九圖，畫歸同安縣綏德鄉翔風里。清時金門畫歸同安縣十五都（大嶝保）、十六都（小嶝保）、十七都（劉浦保、陽田保、汶沙保）、十八都（倉湖保、瓊山保）、十九都（後浦保、古賢保、古湖保）、二十都（烈嶼保）民國肇造，金門也曾劃歸廈門管理，所以自古有金、同、廈一家的說法。回顧同安與廈門的歷史文獻，依然有些可以供金門調查研究石蚵歷史的資料，同安、廈門二地的連結與研究，更能精確的佐證。

清代同安石蚵養殖區有歐厝、澳頭、后村、劉五店、瓊頭、趙厝、丙洲、后田、集美、杏林、高浦、馬鑾、何厝、五通、鐘宅、縣后、高殿、篔簹港、金門島等地。

清代同安縣的石蚵產量，據《福建通志》統計云：

丙洲數千餘擔，前厝1000擔、秧厝2000擔、澳頭劉五店3000餘擔、后田五、六千擔、集美4000擔、杏林數千擔、東嶼5000擔。

 1949年至1957年養殖區域有后田、丙洲、歐厝、鴻江、和平、陳頭、井頭、蔡浦、窗東、吳厝、塩山、和美、彭厝、浦山、爐前、垵安、許厝、下店、林頭、東界、惠東、澳頭、后村、蔡厝、瓊頭。1996年，主要養殖區有大小嶝、丙洲、后田、潘涂、美峰、瓊頭、陳新、山亭、歐厝、彭厝、蔡厝、澳頭、西邊、和平、垵山、許厝、劉五店等地。
80年代後，牡蠣養殖方式發生較大的變化，傳統養殖密度過大，條石養殖方式由於埕地淤積，小潮乾露時間長，流速慢，水體交換能力差，養殖密度過大，餌料匱乏，環境急劇變化，致病生物尤其是弧菌、車輪蟲危害日趨嚴重，使牡蠣體質下降，減弱牡蠣適應環境擾動和抗禦病源生物侵入的能力，造成牡蠣接連大面積死亡，部分養殖區年年絕收，轉而採用竹筏式、棚架式（吊蠔）養殖。1992年進行淺海吊蠔的養殖試驗，面積2000畝，平均畝產蠣肉600公斤以上，從1992年的40800畝70700噸到1996年64000畝產97775噸，平均增長率 分別為11.91﹪、8.49﹪
。 

歷史上廈門的主要漁村，如五通、浦口、尼金、后頭、何厝、下邊、鍾宅等諸村，都產竹蟶及石蚵。

手抄本《民國廈門市志》是一部對石蚵著墨甚多的方志，關於石蚵的出產區、殖產區、收成期、出產總額等均能詳述，是對照金門的珍貴資料，摘錄內容稱曰：

蠣房俗稱曰蠔，又曰蚵，以鐘宅、浦口、何厝、五戶為多，前村、後埔、嶺兜次之，產蠔系各家用石三片相合為一株，豎立海埭之中，有數百株為一主之所管物，有數千株為合股所共有。每年八月始有新蚵，至十一月後產蚵始盛，至四月蚵肚破出漿，五月則無矣！居民年赴同房、丙洲、栖頭社收買蠔蒲（即是蠣房）自劈取之，婦女剖蠔每日可得工資。新出之蚵瘦小，以破殼不浸水者味最濃甜，湖里之蚵株、五戶之五耳蚵、何厝之大蚵為禾山之特色。鮮乾均可口，乾者曰蚵乾，銷售南洋各埠。前清瀕海蚵石甚多，出產亦盛，是以何厝社，有曝乾銷售外地，近因人少蚵石賣人造屋，故出產少耳。

出產區

禾山鐘宅社、坂上社、縣后社、圍里社、墩上社、下尾社、下邊社、崘后社、浦口社、塔埔社、黃頭社、塘邊社、何厝社、嶺兜社、倉埔社。

殖產期

於舊曆立夏小滿前後，豎石塊於海坪中，微生物遂來構結於石上面成蠣房。種類別：坂上社、縣后社、圍里社、墩上社、下尾社、鐘宅社，所產蠔房七耳。浦口社、下邊社、崘后社塔埔社、黃埔社、塘邊社，所產蠔房皆六耳。何厝社、嶺兜社、前倉埔社，所產蠔房五耳。

收成期

係於冬至前後，漁者以鐵鏟削取，而何厝社所植石塊極深，雖退潮亦無所見，故於收成剷取時候，須先用鐵鉤釣挖出泥中，然後剷取蠔房，轉付婦女挖開蠔殼，取出蠔粒焉。每至農曆二、三月間可曝為蠔乾，其蠔殼傾聚成堆，一任風飄雨湮，鹹質已盡，轉市灰窯煆成灰質，以代石灰，用為建築上重要品。

出產總額

禾山一隅名海坪，所植豎石塊計有四萬餘組（每石三塊合為一組）全市出產抗戰前約三萬三千左右元
。
《廈門市翔安區志》從清代記載至今，可看出近期養殖的變遷經過，作為金門養殖經驗的參考，其文說：
清代牡蠣養殖區有歐厝、澳頭、后村、汪厝、劉五店、瓊頭、趙厝。1950年至1957年，養殖區在歐厝、下后濱、陳關、井頭、蔡浦、窗東、吳厝、珩厝、東園、霄壟、茂林、呂塘、和美、彭厝、浦南、山頭、爐前、垵山、許厝、下店、林頭、東界、澳頭、后村、蔡厝、瓊頭。1957年養殖面積9566.8畝（637.79公頃，1公頃＝15畝），總產1714.8噸。1980年養殖面積17310畝，總產3477.2噸。1984年以後，傳統的條石養殖方式，由於埕地淤積，環境變化，致病生物尤其是弧菌、車輪蟲危害日趨嚴重，牡蠣接連大面積死亡，部份養殖區連年絕收，轉而採用浮筏式棚架（吊蠔養殖）。1992年進行淺海吊蠔養殖試驗，面積2000畝，平均畝產蠔肉600公斤以上，畝純利4000至5000元，吊蠔成為牡蠣主要養殖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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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 小嶝島的石蚵養殖區域（一）。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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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 小嶝島的石蚵養殖區域（二）。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1985年廈門市牡蠣的養殖面積為62655畝，產量8725噸，單產每畝139公斤。1990年牡蠣養殖面積56371畝，產量9187噸單產每畝163公斤
。 

2013年11月，金門水試所組團赴廈門，和廈門市海洋與漁業局、廈門市海洋與水產學會、廈門大學海洋與地球學院、集美大學水產學院等單位團體，作兩岸牡蠣養殖情況交流。綜合產官學各方面的討論與結論；近年來廈門市為維持環境景觀形象，極力朝向觀光城市管理制度，基於牡蠣養殖泛濫造成的污染影響及進行對島嶼四周海域疏濬清淤困擾，已經全面性禁止海域水產養殖。對於過去的石蚵條石採取拔除或掩埋處理，違規養殖者立即執法取締。參訪過程，除了少數在海域吊養牡蠣外，只能在大嶝、小嶝等地區，還可以看到少數傳統的石蚵養殖，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因為整體城市的開發規劃，保留下來的機率不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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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3 金門水試所組團赴廈門和廈門市海洋與漁業業局交流兩岸牡蠣養殖情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第6章 金門石蚵養殖歷史 

金門傳統牡蠣養殖都是條石方式，所以稱石蚵、石頭蚵，也因養殖形式稱為「企蚵」（豎立條石養殖牡蠣），而對自然附著於礁岩上的牡蠣則稱為礁蚵。

    金門石蚵養殖相傳是明萬曆癸未年間（萬曆十一年，1583年），由進士李獻可自同安、惠安引進古寧頭一帶海域，如今大金門自南門海以迄湖下、古寧、后沙、瓊林、劉澳、浦邊、洋山、西園和小金門雙口、上岐，形成海岸特殊地景與聚落文化氛圍，其中又以古寧頭最具完整性，維持著數百年的養殖方式，蔚為金門歷史人文的獨特景觀。

    長期以來，石蚵是金門沿海居民重要的經濟產業之一，也是生活的主要食物資源，石蚵養殖採集最富有傳統文化特色。傳統聚落的聚居形成，也與牡蠣養殖產業發展息息相關，金門有幾個村落尚留有跟牡蠣有關的生活諺語，如描述西園蚵民眾多且以為營生的特色之說：「青嶼張，官澳楊，西園蠔仔涎」金門的鹽業自元代開始，至少有七百年的歷史；早期靠海產鹽的居民，平日主業是曬鹽製鹽，採蚵則無風雨天的限制，另外婦孺老幼皆能靠此當主副業貼補家用，故還有「日出食鹽坵，雨來食蠔堆，風調雨順食田園」、「日出食田坵，落雨食海坵，日炎食鹽坵」等的說法。

明代金門人所著的《滄海紀遺》中，已經完整編寫金門地區的潮汐志，潮幅大小的觀察與研究，都和漁業生產養殖有關，金門的民生經濟仰賴漁業為主，故書曰：

至若以漁為業者，三都之民，雖皆有之，然其地利不同，生計亦異。……其生計所賴，專在於漁，故常窮日夜之力，而直抵於汪洋之區，幸遇風恬浪靜，潮生而往，潮退而歸，得魚而易粟，家人妻子衣食有望，嘻嘻然樂，此則處常無怪也。若遇隆冷凛寒，凍指裂膚之候，夜聞潮生，即亦沒脛荷舟以往，夫豈不怕寒而樂為哉，勢使然也。
金門在明代已能確定石蚵養殖的歷史，泉州官方並課牡蠣稅，

尤其最遲從明中晚期起，政府在閩南沿海都能對蠔埕課稅。金門與南安一水之隔，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南安縣令劉佑所督修的《南安縣志》中說明，清初因遷界海禁導致蠔埕無課賦稅，內文曰：順治十八年（1661年）九月，蠔埕叁所無徵。足以見證晚明時期，閩南石蚵養殖的普遍及應具有相當的範圍規模。

族譜與祠堂、禮法等構成金門宗族文化的三大載體。金門傳統的牡蠣養殖涉及海域的經營權，當水域變為氏族世代相傳的產業，聚落姓氏的族譜往往把蚵埕、海界列為祖產，聲明外人不得強取豪奪，詳細登載海域蚵埕的界址範圍；所以從一些族譜記載資料來瞭解金門石蚵養殖歷史，彌補地方志書的不足，如海界的海權宣示，確立採收養殖權利，都和圍海來養殖石蚵有關。崇禎六年（1633年）同安縣主熊老爺功德碑〈院司道府革除私抽海稅禁諭〉為行書碑額，現存同安洪塘鎮石潯村昭惠廟內，部分字跡漫漶，但可通過內文陳述，推論當時同安一帶（金門、廈門等舊屬之）官宦之家獨占海域的情形，有助於恢復歷史真相，其文曰：

同安以海為田，業漁之民獨多於他縣。

《同志》塘蕩課一款，塘納鈔，蕩納米，各有定處，不可移易固矣。

職生長海壖，凡產蟶蛤魚蝦之處□□□□不為禁，而獨此茫茫大海皆不為王家有而為宦家有，其例不知起自何代，真可一笑。夫宦家之海，無冊、無米、無授受，而專以勢力籠小民之利而有之，此則宦家亦無以自解也
。
這種社會現象在閩南極為普遍，從明代一直沿襲到清代，故道光版《金門志》說：

瀕海之鄉畫海為界，非其界者不可過而問焉，越澳以漁爭競立起。

當然海界劃分攸關百姓謀生經濟命脈，同一時期的《廈門志》也說得更清晰，曰：

廈島田不足耕，近山者率種番薯，近海者耕而兼漁，統計漁倍於農。海港腥鮮，貧民日漁其利，蠔埕、魚簖、蚶田、蟶漵，瀕海之鄉劃海為界，非其界不可過而問焉，越澳以漁，爭競立起，雖死不恤，身家之計在故也
。
從金門現存的一些族譜文獻、民間契約文書及地方史蹟文物，都可以來架構金門的石蚵歷史，綜合分析如下：
（一）後浦許氏碑誌及界石記載的石蚵歷史

金門後浦許氏在明代嘉靖年間，已經發展為島上的豪族，宗族禮法完備，科考人才輩出，擁有大片的土地與海域漁業經營權，故《金門志》中〈山海歸士大夫〉條文說：
明世士大夫幸博一第，則近地山海之饒，盡歸所有，擁為世業，雖賢者不免。如華亭董其昌，曾以簠簋激民抄，不獨金門然也。清時科第雖少，此風不改，故至今尚有山海歸士大夫之諺。然亦有不盡然者，如盧若騰及第後，或以為言，夷然不屑。
後浦許氏族人自明代圍海築田，開發後浦海域，灘塗淺海處則是石蚵的養殖地帶。立於許氏宗祠旁的二方石碑同治九年（1870年）的〈嚴禁爭占許氏渡船世業碑〉及民國元年（1911年）〈嚴禁爭佔后浦許姓渡頭世業碑記〉，可以佐證後浦海埭屬於許氏永業及經營石蚵歷史，其文曰：
伊等承先世遺業，世管金門后浦港內之海埕埭塭，向種蠣蝗，因水勢漲落無定，恐妨碍船隻進出，故設為漳碼、同、廈三處渡頭，各整船運載客貨往來。自宋、元、明、清，歲納地丁、海米、渡餉計四戶，糧串可據漳碼渡。……本分縣抵任准交，即遵札親詣該海地及渡頭，勘明確係許姓遺業，覆查毫無疑議，勘畢繪圖、註說聲明：東至許大宗海埭，西至港邊，南至董嶼後與洪姓交界，北至拋礁與楊姓交界，繳圖具文呈請批准立案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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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1 同治九年（1870年）嚴禁爭占許氏渡船世業石碑。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image: image21.jpg]




	圖 6-2 民國元年（1911年）嚴禁爭佔后浦許姓渡頭世業石碑。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官方以二方石碑確立許氏所擁有的海埕範圍，在後浦海域仍舊保留有三處石刻界石，印證石碑存在的史實，均刻有「頭坂許界」來劃分蠔埕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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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3 後浦許氏海埕石刻界石（一）。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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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4後浦許氏海埕石刻界石（二）。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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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5後浦許氏海埕石刻界石（三）。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二）金門洪氏族譜及界石確立明代養殖石蚵的歷史

金門洪氏遷居後豐港，始於明代中葉，定居後開始養殖石蚵。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的進士洪皎，曾丞福州府，洪皎之次子洪道因避亂於紹興十年（1140年）隱居同安縣小嶝嶼後頭保社，創嶝山分堂號。洪道之次玄孫後裔居小嶝，並分衍馬巷鎮下莊村，部分後裔分衍南安吟兜和金門等地。宋末洪慰自南安遷居烈嶼青岐，七世孫洪包分居黃厝，包孫魁基分居埔頭。烈嶼中墩、楊厝及大金門之西洪，都是青岐支派。青岐洪姓支派分居海澄潯塢，到了明朝中葉返回金門，初居前水頭，後來遷徙后豐港，成為一個完全以捕魚為生的漁村，明代中葉起以海為田，開始養殖石蚵，《金門後豐港洪氏祖譜》及〈青岐衍派金門後豐港洪氏源流〉記載說：
九世祖興嗣公，興讓公。興嗣公生二子，長子欽順，次子欽悅。興讓公生一子欽柔，興讓早逝，欽柔依伯父興嗣公撫養。興嗣公學智深遠，識地輿曉易理，乃攜二子十孫一侄，擇地水頭之北，更名「後豐」開拓新家園。從新林頂墾農田、下海埔殖蚵石、置砛下為聚落。
烈嶼洪家利用海岸刻石標示海界，湖井頭保留古代立下的「洪界」界石，界內從事養殖石蚵等漁業；而後豐港海域洪氏與許氏的界石，岩礁上曾經刻有「洪界」二字，在水頭商港的擴建工程招到破壞掩埋。
（三）古寧頭李氏族譜及碑誌關於石蚵歷史的記載

古寧頭蚵田與隔江的同安澳頭、歐厝、大嶝遙遙相望，自古連成一片海域，相傳李氏先祖浦園給事祖獻可公（1541年～1602年），於明神宗萬曆間，罷官歸隱後，曾一次來鄉訪問族親，或說是微時來鄉教學，今考公係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舉人，其時本鄉居民因逃倭寇之亂，大都尚未返鄉，應是萬曆末，公歸隱時為正確。自浦園乘舟順流而下，途經西江海邊，適值潮涸之刻，見該處淺灘遼闊，尚未有人利用，抵鄉後，乃教族人採用石條插布灘上，以養殖牡蠣之法。自是開發，後來隨人口增加而拓展，遂成為最大之優良蠔田（蠔之石條皆購自廈門打石坑），年年獲利甚溥，為本鄉最重要經濟之泉源，後人為感公啟發之恩，故至今宗廟仍並崇祀公之神位，並懸掛其「忠諫名臣」牌匾及「忠諫流芳」燈號
。
參考李氏族譜中，九世祖獻可公（給事祖）的記載說：

號松汀，明隆慶丁卯年（1567年）舉人，萬曆癸卯年（1583年）進士，授湖廣武昌府推官，主山西鄉試，冊封韓府主試山西，歷任禮科都給事中，累贈嘉議大夫光祿寺卿，諡文忠，欽賜諭祭祀名宦，鄉賢建坊記碑「忠諫流芳」匾額，祖妣吳、劉二夫人授贈夫人，與公合葬在浦園後邊山，穴得長蛇聽蛤形。其父秉忠，字霖尉，別字千用，庠生，授贈文林郎、湖廣武昌府例贈禮科都給事中。

推斷李獻可教古寧頭族人養殖石蚵，至少不遲於萬曆三十年（1602年），繼而有李椿榆贈村民海域經營權，讓石蚵成為古寧頭的永業。明有山海歸士大夫之說，李椿榆的學生許獬得會元科名後，不僅使族人擁有大片的土地山海之產，還贈其恩師李椿榆之古寧頭海域。據清代古龍頭手抄本李氏族譜資料編寫，十一世李椿榆的個人生平記載說：

名杞，字尚英，號椿如，北山奇房維民四子。明萬曆間，為會元許獬之啟蒙師，許為報師恩，以古龍頭四至海域業權贈與椿如公，公性豁達，度量寬宏，不將海域擁有為己業，而獻為宗族共有，由六房輪年管理，所收海權租稅，概充作族中公用，義舉善行，嘉惠鄉黨，後人至今永念不忘；其派下裔孫，有移居洪門港（今后豐港），後又遷往後浦、南洋等地
。
明萬曆年間（1573年－1619年）古寧頭北山李氏族人建雄房宗祠，三江海權也盡歸古龍頭。根據《古寧頭李氏族志》記載，1949年國軍進駐，將一塊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所立之海界《勒示海記》石碑移去做碉堡材料。內文明示村人的海域四至，也是以海為田經營石蚵養殖的範圍，李氏後人曾經抄錄碑文曰：

家李頭海界，東至後岐礁，西至西割汕，與廈門分界，南至拋礁（俗稱十八羅漢礁），北至糧供汕，與大嶝交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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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林金榮

圖 6-6 古寧頭南山蚵埕。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古寧村北山真武殿牆壁外立有一方〈李氏蕩記〉石碑，除了碑額清晰外，可辨識為明崇禎四年（1631年）四月撰述，因年代久遠風化，內文字體都已模糊，這方石碑是確立李氏海蕩範圍的依據。古時候按照土質的肥瘠將耕地分為上田、中田、下田等三壤，之外凡瀕海斥鹵之地，沮洳蘆葦之場總名曰蕩，不屬於三壤之內，依照分類來課稅。洪武十四年（1381年）開始頒行黃冊法，歷朝官府都會清理地籍，明《惠安縣志》記錄：

國朝天下初定即遣官弓量田土，田地、山林、池塘海蕩等若官若民若職若學，各以見見業，頃畝方至自實，于官而定其賦。

明初凡天下田地山林塘蕩等，悉書其名數於籍田之等。

嘉靖元年（1522年）黃冊本縣……海蕩一百七十一所半，水門三百二十二間。……其中海蕩，海地鱟滬一所，官蠔埕二所，官蛤埕二所。

其中說明海蕩可以用來經營蚵埕；金門最早登錄的海蕩，距今已有四百餘年，根據明隆慶（1567年－1572年）版《同安縣志》記錄說：

已經會議查出浯洲場實受鹽丁二千四百八十五丁，田地山蕩四百七十一頃六十一畝八分八厘一毫。

閩南地處福建東南沿海，擁有大片的灘塗，海蕩的開發養殖極為重要，官方均能課稅，因而《泉州府志》記載說：

原額官民田地山蕩池塘坂共一萬四千四百一十頃九十一畝七分五釐有奇
。
目前泉州灣晉江岸兜敦村小宗所載1912年繪製《海蕩圖》的註明，如果加以推算應該是在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年），為閩南珍貴的史料。古寧頭保存的〈李氏蕩記〉石碑，恰好為金門經營石蚵歷史留下最好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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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7 古寧頭〈李氏蕩記〉石碑。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四）烈嶼林氏族譜關於石蚵歷史的記載

金門開基烈嶼鄉上林村之《林氏族譜》手抄本，記載林氏開烈上林祖先來金遷徙經過，並確定林氏族人的海域，其文曰：
二世祖寵渥字君錫，宋時我公為湖廣永州府彬州桂陽縣令，時值宋理宗寶祐五年，歲次丁己（1257年）蒙古入寇圍襄陽，宋祚將移疆域，日蹙一時，食祿者皆避位遠引，公乃與父徙居浯烈，蓋時城邑郊原多蠢動之怨，而濱海長城猶獲安堵之樂也。視地形山海毗連土肥，吾族海界北至宰牛礁，南至龜山港，自此以後公囑耕農教子，不願在仕。
四世祖茂忠公（即開基雙口一世祖）係道隆公之長子也，公係下林分支而來開基西倉口一世祖矣。然而無分以地，不分以祖當是時居民甚少，觀其地勢山海毗連土肥而海利無疆，治於圃美可茹，本族海界自北宰牛礁，南至烏礁灣港，釣於海魚可食，斯是艱辛建置園宅。

《上林頂林林氏族譜》中登錄之海契四、海契五，都是清道光五年（1825年）承租上林西村口社口等處納糧海地一所，內容可以作為研究民間制定石蚵契約的參考，內文云：

緣上林鄉有承租納糧海地壹所，在西村口社口等處，因西口村鄉豎立石礑，上林鄉林鎮等以此海地係伊承租管業，現有歷納錢糧印串炳據兩相控爭，茲有公親黃志馥、林茹蓮等，念及兩社雖是同姓不（同）宗，均係一本，不忍坐視終訟，勸令六等將此納糧海地內，抽出西村口社前海地一所，東至沙岸，西至盡水，南至西方路頭南面，北至林鳳渡口稅與西村口鄉林雪梅等豎插蠔礑及蠔株，言明每年每百株蚵株抽稅叁株，每百株蚵礑抽稅叁株，逐年成熟之時，聽上林六等收取以為完糧祭祀之資。

（五）明末清初《後沙許氏族譜》的石蚵記載

許盛為明末清初金門後沙人，因武功晉陞榮祿大夫，民間俗稱後沙石蚵多一耳，雖無清楚史料，但族譜有一則記錄，當初村落前海面淺灘，蚵民已立石養蚵，其文可供參考，曰：

清授榮祿大夫許盛雙親墓：盛顯達後，為雙親營巨塚於后沙東北隅海濱，墓前方海中蠔石累累，俗稱「萬軍聚營」。

（六）《金水黃氏族譜》的石蚵歷史資料

泉州黃氏紫雲派在金門分為六股，包括金水、汶水、汶浦、西園等獨立的四股，一股是由官澳、英坑、東店組成，另一股是由后壟、尚義、金門成等所組成。前水頭的金水黃氏來自同安金柄，遷居於南安白石村生五十二郎，生子黃仲卿。《金水黃氏族譜》記載黃仲卿曰：「仲傾公諱輔中，元延祐二年（1315年）乙卯科進士，遁世不仕，始遷於浯洲之前水頭，娶妣蔡氏生三子，長景懋，次景昌，三景盛，而為我金門金水黃氏始祖也。」黃氏子孫定居前水頭靠海為生開枝散葉，其中不乏石蚵養殖者，故《金水黃氏族譜》說：

村之西南兩面臨海，旱田狹隘，古代住村者大部份從漁，南面海網罟（即牽網）西海植石蠔。

清代金門民間文書對蚵田的買賣與讓渡皆簽有契據，書明自己擁有的蚵田範圍，四至界線分明，只須找代書及中人和證人牽引介紹認證即完成，之後有異動則加註明，毋須另立新契約；一般因為不使用官方印信公證，不蓋關防，故俗稱「白契」。
金門民間出現關於石蚵產權在鬮書、典讓、買賣、遺囑等文書類，以典讓類最多，單位用蚵株、蠔株稱之，可以作為研究石蚵歷史及社會文化的參考價值。目前資料出現最早的年代是從乾隆中晚期開始，至民國五○、六○年代，依然按舊制文書方示進行轉讓典當。

茲以三份書契作為案例，分別是水頭鄉嘉慶十六年（1811）的典讓契約、1923年古寧頭的典讓契約及清宣統三年（1911年）立下的蚵田產分遺囑，首件內容判讀曰：

立典契人黃錂官、黃泉官、黃旋官有承父蠔石玖拾陸株，豎碼頭腳南勢，東至山，西至海下，南至黃寧官蠔株，北至黃禹官蠔株，四至明白。今因乏錢費用，從中引就與林選官更典出銅錢六仟文，其錢即日仝中收訖，蠔株即付錢主前去掌管，不敢阻當（擋），限至三年終備契面錢取贖，不得刁難。此係是自己物業，與叔兄弟侄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他人，不明為碍，如有不明等情典主抵當，不干錢主之事。今欲有憑立典契壹紙付執存照。

道光貳拾貳年再找過銅錢陸佰文

道光貳拾伍年再找過銅錢伍佰文

嘉慶拾陸年叁月

      錂官（押）

立典契人黃泉官（押）

      旋官（押）

作中人

代書人黃九一（押）

知見人黃掌官（押）
	

	圖 6-8嘉慶十六年（1811）水頭鄉的蚵田典讓契約。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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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9 1923年的蚵田典讓契約。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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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10清宣統元年（1909年）立下的蚵田產分遺囑。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查閱前人的著作，也可以找出一些關於石蚵歷史資料，清代金門籍舉人林豪，家住後浦東門，相當瞭解海邊養蚵的過程，他曾赴澎湖任文石書院山長，其總編纂的《澎湖廳志》以金門養殖牡蠣經驗推薦給當地居民，曾有如此深刻描述，文曰：

按內地蚶、蠔皆種而生。蚶種如沙，種海塭中；蠔則以石片立海上，謂之蠔株。每株三、四片，蠣房生石上幾滿，以針挑出之。蠔可曬乾，蠣房可燒灰，利孰大焉。台灣以竹竿插海中，產蠔較大，而味則遜內地遠矣。澎湖四面環海，蚶、蠔不過自生海中者，寥寥無幾。若學內地種地，則利賴無窮。蘇協戎嘗購石試種，惜無肯仿而為之也。

1915年金門成立縣治，賦稅額數全年的蠣殼捐340元，其中的120元撥交作為縣立學校教育費用。

1932年廈門大學的統計，金門的石蚵年產量約為200公噸。

1934年的調查，金門的牡蠣漁業，主要產於西北沿海一帶，其面積10餘浬，有蠔堆70萬堆，年產7300擔，蠔較廈門各地為大。蠔之銷路除銷本縣外，盛產期遠銷外地，多則曬乾，或鮮蠔收購運往廈門、石碼各地銷售
。
1937年10月日本人佔領金門，曾經對島上的民俗風情及經濟資源作一番調查，1938年2月南洋協會台灣支部出版《南支那調查資料—福建金門島概況》報告書，將金門的牡蠣養殖情況報導如下：

本島的水產品中可特別記述的是古寧頭及後浦附近的牡蠣養殖、古寧頭及沙尾的養殖、青嶼料羅及鳥嘴尾與其他近海的赤菜（海羅）等。位於本島西北部的古寧頭，自古以來就以生產牡蠣而聞名，將花崗石的石樁立於海岸淺灘進行牡蠣養殖。其面積大約1萬坪。後浦的牡蠣養殖方法和古寧頭相同，兩者規模大致相差不多。四季均可採集食用，但以舊曆2～3月為最盛產季節。牡蠣以較黑者為優，小粒者風味欠佳，與台灣產者類似。本島海岸的土砂多含矽砂，因此浮游生物甚少，牡蠣的成長亦較緩慢。牡蠣的市價依季節而異，後浦的價格1斤大約4分乃至10分左右，其生產僅供島內消費，產量不明。

抗戰勝利後，1948年官方的〈金門縣漁業概況報告〉說明金門石蚵養殖主要集中在古寧頭、湖下、雙口、後浦等四個地方，養殖面積共有2200畝，也是金門居民重要的經濟收入。

表6-1 1948年金門縣漁業調查報告
	漁村
	古寧頭
	湖下
	雙口
	后浦

	漁業種類
	養蠔
	養蠔
	養蠔
	養蠔

	種類
	海塗面積
	海塗面積
	海塗面積
	海塗面積

	數量（畝）
	1450
	400
	300
	50

	漁期(月份)
	4~5
	4~5
	4~5
	4~5

	漁場
	村前港
	村前港
	村前港
	村前港

	漁獲物
	蠔
	蠔
	蠔
	蠔

	年產量
	880
	230
	180
	20

	漁業資金
	---
	230
	---
	---

	從業人數
	550
	200
	50
	50

	備註
	
	
	
	


資料來源：整理自謝重光等著《金門史稿》162-165頁，鷺江出版社出版，1999年8月。
1949年部隊進駐金門，適逢戰亂，沿岸的牡蠣養殖石條，俗稱蚵堆石或蚵石，部份被駐軍拆除建築防禦工事，並且嚴格管制海岸的利用範圍，各地普設蚵管哨，檢查蚵民的證件及作業是否合法。烈嶼双口曾有「鈎蚵」的牡蠣養殖方式，該村的近海水域有一道沙汕，潮退時仍被海水淹沒，村民用船將蚵石（略比一般蚵石薄小）運送到沙汕上，以「人」字形的方式互相疊 立，植立時前面的5塊蚵石最關鍵。整列的蚵條，每行約80塊，稱為「蚵龍」。每年的芒種（農曆六月五日的前後）前要安置好蚵石，八月以後就可以採收，採收時蚵民坐「鈎蚵船」到蚵石間，用鐵叉（俗稱蚵叉）把蚵石架上船內，用蚵鏟削下牡蠣。這樣的採收一直到來年的芒種之前，過年時牡蠣的生長尤為肥大。双口蚵民林金樹先生(1939年生)採收過「鈎蚵」方法，他指出雖然無論退潮或漲潮時都須坐船作業，但退潮時比較方便採收。1949年部隊駐防烈嶼島，海岸受到嚴格管制，養殖牡蠣的蚵石又被駐軍移用構築防禦工事，自此便不再出現同樣方式養殖牡蠣。

金門縣政府在1951年的估計，僅年產量50公噸；為復興養殖，提供牡蠣產量，曾經試以插竹及水泥條代替，結果以水泥條最佳。1957年時，製造水泥條3000條，補助各鄉鎮漁民施用，至1965年年產量恢復到500公噸
。 

戰地政務實驗時期（1956年至1992年），幾項軍事設施也直接影響牡蠣養殖，例如國軍為提高古寧頭雙鯉湖出海口的防備戰力，在1969年決定築堤防守，次年完工後，原先出海口的蚵石陸續為海水和泥沙吞沒，古寧頭及湖下兩地的蚵民損失不貲。

表6-2 1956年金門蚵石數量統計表

	區   域
	數量（條）
	備註欄

	金沙鎮
	67,595
	官澳、西園、浦邊

	金湖鎮
	94,950
	瓊林、中蘭、后沙

	金寧鄉
	938,400
	壟口、北山、南山、湖下、埔下

	金城鎮
	90,279
	

	金山鄉
	63,480
	下市、後豐港、水頭

	烈嶼鄉
	160,490
	西井、上林、東口

	合計
	1,361,194
	


資料來源：整理自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金門縣志》706頁，金門縣政府發行， 1968年2月。
    1992年金門解除戰地政務軍管限制，水域陸續開放使用，金門傳統的石蚵養殖，相對於新式養殖來講成本較高、產量較低，也逐漸為其他新式養殖方法所取代；同時面對漁村人口老化流失、勞力接續不足、經濟產能效益不高、水域自然環境變化、地方經濟開發導致海域消失等種種問題影響，條石式養殖日漸式微荒廢。或許僅能以保存歷史風貌、傳承文化的時代使命觀念，來爭取保留四百多年的石蚵產業文化，發展成為地方文化特色及推動觀光休閒漁業的亮點。

表6-3 金門現有淺灘牡蠣養殖統計表
1986年資料

	鄉鎮
	金城鎮
	金湖鎮
	金沙鎮
	金寧鄉
	烈嶼鄉
	合計

	戶數
	82
	174
	234
	164
	72
	726

	面積
(公頃)
	17.2
	41.3
	13.5
	7.7
	1.7
	81.2

	養殖數目
	蚵石
(千條)
	745
	708
	346
	223
	31
	2,153

	
	塑膠支
(千支)
	54
	717
	194
	61
	17
	1,043

	
	蚵角
(千塊)
	
	759
	
	
	
	759

	
	平掛式
(平方公尺)
	
	
	
	500
	7,798
	8,298

	產量(公斤)
	
	310,160
	104,700
	50,365
	16,204
	481,429

	分佈地點
	南門
、后豐港、水頭
	瓊林、后沙、中蘭
	浦邊、洋山、西園、官澳
	湖下、古寧、安岐、湖南、嚨口
	上林、西口、埔頭
	


資料來源：金門縣志2007年續修【第七冊】上卷：農業志271頁，金門縣政府發行，2009年12月出版
第7章   結論與建議

壹、結論

    金門縣長期屬於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所轄境，民國成立後也與廈門併為思明縣，1915年才單獨成立縣治。因此探討金門石蚵的歷史淵源，包括歷史、地理等兩大因素發展變遷過程，客觀上金門都非顯要地位，石蚵產區、數量記載無多，須從福建省、泉州市、同安縣、廈門市等地區附屬的檔案資料文獻調查起，在架構金門石蚵歷史上具有跨越時空領域的必要性。
    1949年兩岸軍事對峙，阻絕與大陸交通，加上戰地政務實驗時期（1956年至1982年）海域的管制遲緩開發，始能保留今日完整特殊的石蚵文化景觀。金門石蚵的經營歷史，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環節，它是金門傳統牡蠣養殖的方式產業，沿海居民世代經營四百多年時間。
    近年來大環境的改變，從業人口的高齡化及凋零，新式牡蠣的養殖方法符合現代經濟效益，石蚵養殖競爭力低，恐怕將逐漸沒落且退出歷史的場景。如果能善用文化資產保存觀念，著重人文歷史與自然生態和諧發展的環境教育，轉型為休閒漁業及發展觀光文化產值，迎合現代的潮流趨勢，才是得以永續經營的理念。
貳、建議

（一）全面調查金門各鄉鎮石蚵保留的數目、面積、養殖情況及從業人口調查，供今後整體規畫參考，達到保存利用的目的。
（二）石蚵是金門歷史文化的重要內涵，應與漁、鹽傳統產業等同受到重視，目前金門的歷史博物館及主題展覽館，宜再針對石蚵歷史文化規畫更多的展示內容，呈現多元的人文風情。
（三）在思考石蚵的未來利用規畫，應及時提出關於石蚵歷史的文物保存計畫，運用公開徵集、捐贈、購買等各種管道方式為之。
（四）金門石蚵的歷史文化，可以列入觀光旅遊開發的項目，不僅是參觀聚落漁鄉風情，更藉由石蚵採收體驗，瞭解先民蓽路藍縷的心血精神。
附錄  會議紀錄
金門縣水產試驗所辦理「102年度金門石蚵歷史調查研究」

期末工作執行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1、 日期：102年12月19日
2、 時間：下午2時00分

3、 地點：本所二樓會議室

4、 主持人：：李技士佳發                  紀錄：李技士佳發

5、 列席人員：如附件簽到紀錄表

6、 審查委員：如附件簽到紀錄表

7、 出席委員意見與執行單位回應如下：
	
	審查意見
	執行單位回應

	歐委員慶賢

	一
	報告之編排格式章節安排與名稱宜調整。
	意見納入參考

	二
	參考書目 (參考文獻)請按引用出場順序安排。
	依筆順排序

	三
	內容宜按「世界遺產評定準則或其公約」規定之要求歸納總結，以利未來能順利納入「金門戰地文化世界遺產」。
	意見納入參考

	四
	福建→泉州同安→金門之石蚵養殖歷史之間關聯性？
	內文已詳載

	五
	學名之書寫格是宜修正（P7,24）
	已修正

	六
	P8,28,33,65,67,68表之製作應修正，P15圖2-5不清楚。
	已修正

	七
	需增加金門石蚵養殖歷史年表。
	意見納入參考

	八
	請加入明嘉靖年間鄭鴻圖撰寫之「蠣蜅考」之文獻
	內文已詳載

	九
	P45,67字體不一致。
	已修正

	十
	PVII摘要之關鍵詞應置於下方。
	意見納入參考

	十一
	需增加結論與建議。
	已增加

	李委員培芬

	一
	本案所得到之內容，建議能提供數位影像供後續使用。
	意見納入參考

	二
	有關本案成果作為未來申請世界遺產之可能性，建議能多方參考相關之申請作法和標準或要求。
	意見納入參考

	三
	未來之計畫是否會有英文版之內容。
	意見納入參考

	四
	有關金門現有淺灘牡蠣養殖，是否可將歷史資料蒐集完整。
	意見納入參考

	五
	現況之分佈和狀態也頗為重要，這是劃為世界遺產或後續利用（如擬定未來之保存管理計畫）中頗為重要之基準資料。
	意見納入參考

	六
	有關研究成果轉化為石蚵文化館之展示、研習內容，建議能提供更精確之建議內容。
	意見納入參考

	葉委員鈞培

	一
	短時間把福建沿海的淺海養殖的文獻詳細找出來,相當不容易,且該文獻能針對主題列出,是很不錯的報告。
	意見納入參考

	二
	第7頁第4-7行，學名請用斜體字。
	已修正

	三
	第10頁注釋1，說明和內容好像不對。
	已調整說明

	四
	第11頁第6行，安美、湖浦亦屬金寧鄉。
	已補充說明

	五
	第11頁第4行，四種養殖方式各自表述,是否可從養殖方法,養殖地區、生產量及生產效益做比較。
	意見納入參考

	六
	第14頁表2-2 金門牡蠣養殖面積分布一覽表，數字建議要加千位逗號,資料來源是金門水試所,但請加注那一年的資料。
	已修正

	七
	第21頁注釋2，請注明期刊的出版時間及出版者。
	已修正

	八
	第24頁第4-6行，學名請用斜體字。
	已修正

	九
	第26頁注釋5，請注明期刊的出版時間及出版者。
	已修正

	十
	第28頁最後一行，請注明期刊的出版時間及出版者。
	已修正

	十一
	第32-33頁表4-1金門姓氏源流調查分析表,內容相當的詳盡,但沒有和本研究的單元配合,有點可惜。
	內文已詳載

	十二
	第43頁第2行，’企蚵’定義是否能更清楚。
	已補充說明

	十三
	第45頁注釋9，請注明期刊的出版時間及出版者。
	已修正

	十四
	第45頁第8行，《同志》是否有漏字,請卓參。
	原文呈現，即《同安縣志》

	十五
	第46頁注釋10，請注明期刊的出版時間及出版者。
	已修正

	十六
	第52,53頁注釋11,12請注明期刊的出版時間及出版者
	已修正

	十七
	第55頁注釋14請注明期刊的出版時間及出版者
	已修正

	十八
	第66頁注釋16請注明期刊的出版時間及出版者
	已修正

	十九
	第67頁資料來源，請注明期刊的出版時間及出版者。
	已修正

	廿
	第68頁表5-1 金門現有淺灘牡蠣養殖統計表，該表引用80年版的縣誌,是否能把最新版的縣志2010年版的資料併入,並做比較,請卓參。
	已修正

	廿一
	第70頁注釋17，請注明期刊的出版時間及出版者。
	已修正

	廿二
	第72頁注釋18，請注明期刊的出版時間及出版者。
	已修正

	廿三
	第73頁注釋19，請注明期刊的出版時間及出版者。
	已修正

	綜合意見

	一
	本調查研究是以金門石蚵歷史為主軸，綜觀本文符合研究結果，符合本案的研究精神。
	

	二
	文中的許多注釋沒有標明出版時間及出版者，應補標明。
	已修正

	三
	一般引用他人文章是用不同字體表示，而不是用加黑體字，是否能把引用資料改用不同字體表示。
	意見納入參考

	四
	本案個人意見是同意通過，但要做部份修正（修正後通過）
	意見納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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